
关于“中南亚”，我们定义为：在我国新疆

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

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

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

这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文明在这里

碰撞；

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文化在这里

融合；

这是宗教传承的胜境，这里的伊斯兰教

绚丽多彩。

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经常

处于中南亚地缘文化的枢纽，也正因为如此，

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南亚地缘政

治的枢纽。

潘志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万人口，在当今近二百个万平方公里、

”事件。 ”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

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

疑的是，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重大变化，并至少影响今后的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后，“反恐”军事打击在阿富汗

如火如荼，全世界聚焦于紧贴新疆的这个我们的邻国。

阿富汗面积

年宣布独立以来的大多数

国家中毫不起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一

个内陆的山国、一座穆斯林的家园，其政治走向、经济发展，怎么

说也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自

”前，阿富汗那里出点像样的新闻，好像有两条：一是

时期里，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死角、“盲肠”，鲜为世人所关注。如果

说“

年春，塔利班武士向

年底，苏军大炮坦克隆隆开进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角

落，从而引起连绵的“圣战”之火；二是

可以说，阿富

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巨佛宣战。在地缘政治学者那里，研究西亚

的，兴奋点在中东的巴以和海湾诸国；研究南亚的，注意力在印

度和巴基斯坦；研究中亚的，更多地分析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非南亚、非中亚国家，似西亚国家，但似乎

没有多少人把它认真地当作西亚国家来研究

”后，阿富汗几乎一汗经常成了地缘政治的“盲区”。然而，

”中的本夜之间，从地缘政治的“盲区”变成焦点。如果将“

拉丹所为比拟为“盲肠炎”的恶性爆发，那随后的美军的军事

打击就仿佛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外科手术”。阿富汗的地缘政治

位置问题，由此很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更深层的问题是，

应怎样重新思考、分析与我国西部连接的广大地区的地缘政治

格局。

年年度报告中开篇写我们在《周边环境与新疆稳定》

道：

年注定是个非常之年，其“非常”不是因为它是世

纪、千年之初，而是这一年在美国的心脏纽约、华盛顿发生

了震惊世界的“



）为美国地

”后的阿富汗战争说成是“中亚反恐战争”。

“大中东”说

之说似乎盛行于

西方人通常以其视角向东看，依次有近东、中东、远东之说。

近东（ 世纪末，指当年的奥斯曼

年首次使用，指波斯湾周围地区，后

帝国的包括东南欧、北非的领地。中东（

缘政治学学者马汉于

来随着“近东”概念的淡出，“中东”却愈弄愈宽泛，它可以包括

阿富汗：地缘政治的位置？

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位置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西亚”说

国际问题观察家，特别是我国的研究者习惯将亚洲分为东

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五大块，阿富汗在西亚。此说不无

道理。直观上看，阿富汗地理位置在亚洲的西部，特别是从 世

纪末俄国与英国在亚洲腹地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后，阿姆河就

成了西亚伊斯兰国家与苏俄之间的一道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

这一百多年里，阿姆河南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愈走愈远，成为

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大中亚”说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十年后苏军

阿富汗也可以说在亚洲的腹地或中部，至少阿姆河左岸的

阿富汗北部属自然地理范畴的内陆亚细亚。阿姆河作为两个世

界的森严界线一直持续到

狼狈地退回阿姆河以北，但同时这条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被打

破了。此后，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里发生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塔

吉克斯坦内战、阿姆河两岸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的互动以及

“三个主义”从克什米尔、阿富汗到中亚费尔干纳谷地连成一片

等，国际观察家愈来愈难以将阿富汗一带的问题与中亚截然分

开孤立分析。于是有阿富汗属于“大中亚”的说法，甚至有人干脆

把“



“土耳其到亚丁和中亚到摩洛哥这个大范围以内的任何地

，是为“大中东”。如两个美国学者所言：“我们称之为‘中区”

，只是从伊拉克和伊朗西亚东

东亚和

的那个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是

而已。”

穿过中亚直到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

西方已比较习惯于将俄罗斯之外的亚洲以“中东”和

“远东”分别称之，其中似有地缘文化的意思，也就是说，相对于

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的“远东”意味着为佛教文化

圈。

是“

以上这些说法各有其理，但愈来愈不适应近二十多年，特别

”后国际局势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于是又有新

的说法出现。

“大亚太”说

和‘东亚

为打击塔利班，美军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等国，不仅直入俄罗斯的传统“后院”，也对中国构成三

面包抄之势。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新形势，有学者提出“大亚

太”的概念。近年，“亚太”的提法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愈来愈

盛行，现有论者提问：“亚太”到底有多大，认为：“作为地缘政治

板块，亚太本身是个开放性的动态概念。二战前，人们多以‘远

东 两个概念指称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其地域范围主要

远东

包括中、朝、韩及东南亚等西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第二次大

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因区域整合加快、加深及区域经济、政治和

安全辐射面普遍增大，联系面拓宽， 这两个传统

国家外，应包括俄罗斯远

概念已鲜为人们提及，亚太概念开始盛行。随着相关国家对参与

亚太事务的兴趣增大，亚太在地域上所涉及的国家呈不断增加

之势，地域涵盖范围渐由模糊到清晰，并呈继续扩大之势。有学

者提出亚太地域范围除传统的‘东亚

东部分、南亚和大洋洲。还有人明确认定现在的亚太范围囊括

杰拉尔
鲁内森、罗伯特

豪厄特：《世界历史词典》
罗斯：《长城与空城计》

年。页，商务印书馆，
页，新华出版社，

年。



发生在亚太的战争，含有明显的亚太地缘政治意义。 ，

‘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北亚，以及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等四十

。简言之，阿富汗和中亚本身已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余个国家

成为亚太的一部分。从大亚太观点看，阿富汗战争本身就是一场

诚然，

“大亚太”观的提出，对于从宏观上分析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美

国的地缘战略调整，欧亚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变化，较为方便，

但问题更大：其一，阿富汗和中亚在地理上距太平洋毕竟太远，

“大亚太”的构思，未免大得离谱；其二，“大中东”将北非至印度

河看成铁板一块的伊斯兰世界，虽有地缘文化的考虑，但已明显

粗糙，而“大亚太”的提出，完全不顾及地缘文化的底蕴，粗得离

谱；其三，西亚”说、大中东”说、“大中亚”说的共同问题是，不同

程度地将阿富汗及其附近地区边缘化，而“大亚太”说则是将这

一地区的边缘化推至极点。

“帕西”说

，即帕西地区进行综合的考

相比之下，近年，我国学者安维华教授提出“帕西”说，并写

了一系列文章，非常有意义。所谓的“帕西”相对于属中国的“帕

东”，安教授定义为：“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以及其以西的接邻

地区，属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亚四区之间的接合部，涉及中亚

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里海地区其他国家。其中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

控制区均与中国接壤。”他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研究中，本地区

是分别划人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区而进行单独的考察。在冷战

结束后的新形势下“继续采取对这一地区进行分区（中亚、西亚、

南亚）研究的方法，已不能适应要求。有必要将帕西这一区间地

区，或接合部地区，作为一个‘单元

察。”

“中南亚”说

我们认为，“帕西”的思考很有见地。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

页，时事出版社，
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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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着眼于“双泛”的历史文化考察、因此，土耳其和新疆在内，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
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伊朗不在其中。参见潘志平：《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
考》，《东欧中亚研究》２００１年３期。

中南亚的地缘政治

讨论中南亚的当前的地缘政治似应从冷战后的国际大背景

切入。

名思想家、学者魏源 在所著的《圣武纪》写道：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

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脸西属国。属国

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

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

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

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

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单

葱岭即帕米尔，安教授的“帕西”、“帕东”与魏源的“葱岭为

纲，东新疆西属国”的说法相当地吻合，但我还想进一步讨论。我

认为，印度的西北部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也应归于这一

元

再三斟酌，我们试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这一广大地区不仅仅在“帕西”，有的在

“帕北”，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在“帕南”，如克什米尔至印度西北

一带；此外“帕西”之“西”到何处，也是个问题。前些年，我曾提出

“内亚”的概念，但那是另一种分析的考虑。

引出“中南亚”的概念，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相提并论，

姑且将“中南亚”大体界定在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

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

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以下试图从这一“单元”的地缘

政治和地缘文化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①所谓的“内亚”，定义为“土耳其、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俄国的靼挞斯坦、中
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的新疆”。这主要



中南亚的三股势力

三个基本动向

冷战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终结而结束，但世界仍

不太平。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

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国际关系格局并未定

型。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三个基本动向在恶化国际大环境：

其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冷战虽已过去

十年，但冷战思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那里总是挥之不

去，它们在因苏联解体失去“对手”后渴望新的“对手”，并在全世

界寻找“敌人”。政治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

被认为是“美国的新敌人”。这些年来美中关系风风雨雨，并影响

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是这个问题在作怪。

）泛滥。其二是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

苏联解体标致着冷战结束，随着苏联一分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

五，出现了当代民族分立主义高潮。这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

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主权国家里，搞

民族分离、分裂、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分立

主义闹得最凶的地方总是有西方大国干涉、插手的复杂背景。

年代其三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泛滥。确切地说，自

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很快地蔓延自北非至

中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

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一个极浓厚

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

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

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

在上述国际大背景下，三个“主义”（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

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或曰三股势力，在新疆境外一带的

中南亚地区崛起。



年代的中东地区。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世纪

民族分裂主义

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的势头仍在继续，克什米尔、车臣的

分离运动突出地表现为宗教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化。

宗教极端主义

苏联解体前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由中东地区蔓延至前

苏联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

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伊扎布特” ）相继涌现，这些极端组织

一般都具有浓厚的泛伊斯兰或伊斯兰原教旨色彩。伊斯兰原教

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

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

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以达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

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的政治目标。

国际恐怖主义

兴起于

拉丹“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恐国资助、培养了一大批包括本

怖分子。苏军撤退后不久，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成为中南亚地

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国际恐怖主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目

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投毒、暗

杀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和政府行

政、执法机关，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

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有无政治目标

是界定恐怖主义的重要标尺。

历史和现实上，宗教极端主义经常同极端民族主义共生一

体，如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共生；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

与各种类型的民族分裂主义相勾结，而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又不

同程度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从阿富汗到车臣、从乌兹

别克斯坦到克什米尔，中南亚一带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民

族分裂，就是宗教极端；有的既搞民族分裂，又搞宗教极端，因此

中南亚这一带的三股势力总是错综复杂地缠在一起。



四座“火药桶”和恐怖的“双月”带

月，车臣

近些年来，由于三股势力的横行，中南亚地区形成四座“火

药桶”：

阿富汗

近 年来一直处于内战分裂之中。在前苏联军队撤出之

后，圣战者组织间发生旷日持久的内讧，塔利班由此崛起，并很

快攻占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大片土地。塔利班与国

际恐怖主义大亨本 拉丹沆

国际恐怖分子的乐园。

一气，将阿富汗大部分地方变成

”后，塔利班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已

不复存在，但“基地”组织的残余分子还在活动，只要这伙国际恐

怖分子不根除，阿富汗国就无宁日，周边地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

证。

费尔干纳

这个与我新疆南部喀什、克孜勒苏地州一山之隔的谷地，为

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分割，地形复

杂、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社会问题严峻、伊斯兰传统宗教极端势

力根深蒂固，历史上又是小股匪徒“巴斯马奇”猖獗活动过的地

区。近几年来它成为三股势力肆虐的地方，并非偶然。

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问题是半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制造出

来的难题。印巴两国独立的第二天就为争夺克什米尔开战，结果

是在

近几

年固定下的军事控制线左右各占一部分。五十多年来

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大战三次，平日的冲突、磨擦始终未断

”后，印控克什米尔恐怖暴力还持

年，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使这一地区

局势陡然紧张，甚至于“

续升温，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

车臣

年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崛起苏联解体之初。



地说，

底，俄军进剿车臣，但战事不利。至

阿富汗。

单方面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年

年

月，俄与车臣达成

停火协议，将车臣地位冻结五年，俄罗斯视为痛苦的车臣战争结

束，但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却以为一场伊斯兰圣战刚刚开始。具体

年的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原教

年初，俄军解放格罗兹

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即由原先“自决”、“独立”变为恐怖的“圣

战”。此后，车臣匪徒的活动蔓延至俄罗斯的中心地区，甚至于把

炸弹扔到莫斯科，气焰甚嚣尘上，迫使俄罗斯联邦再次采取军事

行动围剿，是为第二次“车臣之战”。

尼和车臣全境，车臣民族分立主义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粉碎，但

残余分子仍在北高加索山区与俄军周旋。其中还有一些残匪流

窜至阿富汗和中亚等地。车臣“后遗症”严重存在，影响是深重

的。

三股势力兴风作浪，四座“火药桶”遥相呼应，在中南亚地区

形成恐怖的“双月”带：

中亚车臣

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一塔吉克斯坦

克什米尔。

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前沿在

我南疆边界正对面的费尔干纳谷地。须注意以下几点事实：

一，塔利班是世界上唯一“承认”车臣的“政权”，车臣武装分

子既得到塔利班的武器装备的支援，又在塔利班的武装基地受

训。

二，中亚的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在塔利班那里设有后方基地，接受塔利班军事上的支

援，其战士还参加阿富汗内战，与塔利班并肩作战。

的反政府军事行动，

三，“东突”恐怖分子在塔利班地面也设有训练基地，并参加

阿富汗内战、车臣战争和 的基地

年出击的巴特

多公里。从这一点看，

加尔姆、吉尔加塔尔、塔维尔达拉和

肯山区，距我边境伊尔克什坦也仅有



中南亚的地缘文化

新疆已处于反中南亚三股势力的第一线。

所谓的“

近二十年的阿富汗内战始终牵动着中亚、南亚国家的神经，

”会议，就是阿富汗周边的国家加上美国和俄罗斯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例会。 ”后美英打响了针对塔利班的反

恐战争，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所有的情况

说明，随着最近几年国际政治的发展，阿富汗已成为中南亚地缘

政治的枢纽。

在讨论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时，我们引出“中南亚”这一概

念。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当代政治分析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关于这

一广阔地区的地缘文化的考察。

这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

世纪后海路交

如众所周知，古代有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埃及文明和

希腊罗马文明。中南亚立足于印度河，处于东西古文明的中间地

带，受到诸大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它是周边诸大势力的缓

冲结合地带，另一方面将相互远隔的诸多文明连接起来。这种相

互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文化上。丝绸

之路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

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它将古代人民东西友好的往来概括得

既形象又富于诗意。但这终究是个艺术化了的概念，和任何美好

的东西一样，总有其不足之处，至少它容易引起人们误解：以为

这只是一两条仅仅展开丝绸贸易的商道，以为

通兴起后，它就衰落了，断绝了。但这些认识过于狭隘或缺乏充

分根据。其实，丝绸之路上远远不止丝绸贸易，海路交通兴起后

也并不意味着东西陆路交通的衰落乃至断绝。中世纪以来大黄、

茶叶贸易曾在丝绸之路上繁荣兴旺了近千年，就是一证。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由许多平行的纵横相连的交通网络构成

的。中南亚的古代部落、城镇，如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奄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草原游牧

（里海、咸海间）、者什（塔什干）、赛蓝（乌兹别克斯坦希姆肯特）、

花拉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希瓦）、迭儿密（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

兹）、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拔汗那（费尔干纳）、但罗

斯（吉尔吉斯斯坦江布尔）、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木鹿

（土库曼斯坦马雷）、俱战提（塔吉克斯坦苦盏）、罽宾（克什米

尔）、呼罗珊（在伊朗东北）、你沙不儿（伊朗内沙布尔）、缚喝（阿

富汗巴尔赫）、迦布罗（喀布尔）、哈烈（阿富汗赫拉特）、健陀逻

的交易地或

（巴基斯坦白沙瓦、拉瓦尔品第）等等，就是丝绸之路上过往商旅

站。可以说，古丝路横贯东西，中南亚为其之要冲。

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文化在这里融合

考古学家在巴基斯坦的索恩、阿富汗的达希迪纳乌尔、伊朗

马什哈德附近的克谢夫河谷、北印度的昌迪加尔、土库曼斯坦西

南、塔吉克斯坦的奥格泽基奇克、南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套、哈

萨克斯坦的赛密兹布古等地挖掘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专家的意见是，这一地区“即使不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也至

少是早期人类居住的一个地区。”

历史上这一地区民族迁徙频繁，有的来自中东方向，表现为

波斯阿契美尼德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朝和阿拉伯帝

国向中南亚的入侵、殖民活动。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更

多的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的南下活动。整个欧亚大陆的自然地

理的明显特征是北部自蒙古草原至南俄草原绵绵不绝数万里，

南部则是农业区。在中南亚，北部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向东通过

阿勒泰草原联接蒙古草原，向西与南俄草原毗邻；南部则是戈

壁、沙漠和其中星星点点的绿洲农耕区，锡尔河、咸海一线大体

是它们的分界。如学者所言：“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

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地区的普遍特征。”

人、骑马民族始终在游牧中运动着，从一块草地到另一块草地，

年。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②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
司，

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第一卷，第中亚文明史国科教文组织：



同时不时地一股股地南下到农业区，与农耕的土著民融合中定

自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约公居下来

元前两千纪中期，亚利安人经由中亚南下，一支入伊朗高原、一

支入印度。其后，中亚北部草原上游牧民塞人、大月氏、乌孙、

哒、突厥、蒙古、乌兹别克等部一浪一浪地南下，在这一带建立贵

世纪）、西突厥汗国霜帝国 世纪）、 哒强国

世纪）、萨曼王国（ 、塞尔柱、伽色尼王国（

、花拉子模王朝（ 、察合台汗突厥帝国（

国、伊儿汗国、帖木耳帝国（ 、莫卧儿帝国（

）和乌兹别克诸汗国等

一些游牧部

如前所述，古欧罗巴人是中南亚地区最早的居民。亚利安

人、塞人，甚至还可能有月氏人、乌孙人，都是印欧人种。古代

历史上许多情况极其模糊，一位学者的论断是极富启迪意义的，

那就是：“中亚的畜牧业游牧民族，与亚洲边缘上高度农业文

化之间的交替表演，就成了亚洲历史的节奏。”

不仅吸收了

落，特别是蒙古高原上的部落，不断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建

立起一个个草原“行国”，在短时期内聚集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不断威胁过南方的农业区，也即中国中原地区，但在遇到中原

中央王朝强有力地阻遏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西南，扑向戈

壁、沙漠中的绿洲。总的来看，草原上的游牧“行国”骤然崛然，

而又很快衰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南部绿洲中的城

镇是某种较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

种语言和

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和思想传播给邻近地

区。比如在这些绿洲中至少发现过 种文字书写

的文书。绿洲是不断受到威胁的，因此它的居民生活的狭小天

地，既是内部平静的封闭小世界，也是动荡不定的大海中的一

个个孤岛。“永世流动”是游牧民的信念，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要

定居”既然是成吉思汗“钦定”的法令，那末从反面证明，游牧

年。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①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中南亚民族史就是一
，

民南下走向定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趋势，迁徙走向定居

就意味着融合，这里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南亚北部的突厥化。

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

响，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学

者举例说，黠戛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

也就是说游牧的“突厥人”来到绿洲与当地的操东伊朗语居民通

婚、混血，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这是一个漫长的

历史时期，其实现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游牧的“突厥人”改变

原来的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二是“突厥人”要改变自己的原始宗

教信仰，接受当地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与当地

人杂居，方可便于通婚、融合；而且只有改信仰伊斯兰教，方可

能够通婚、混血。一般而言，不同宗教信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妨

碍通婚，何况穆斯林妇女尤其不能嫁给异教徒。因此，中亚突

厥化和伊斯兰化大体是同步的，并相互促进的。

在俄英殖民者来到之际，中南亚的民族主要有两类基本成

分：处于北部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如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

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处于南部的操各种印欧语的民族，如操

伊朗语的塔吉克人、普什图人和操印地一乌尔都语的旁庶普人、

俾路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横跨阿姆一喷赤河（现代中亚

国家与阿富汗之边界）而居，这条大河正是这两类基本民族交叉

杂居之地。作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本是印地语的方

言，在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以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的

大批词汇涌入其中，并使用阿拉伯一波斯文字母书写，而形成了

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中南亚现代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形成过程中

除了继承了突厥、蒙古渊源外，也接纳融入了不同于突厥、蒙古

的本地印欧语族的渊源。他们不简单地是古代原住民的后裔，

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正如学者精辟之见：他们“既是外来的，也

是本地的。

期。年第《西域研究》，①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下军士将时，他命令

部民族迁徙史，土著和非土著却是某一历史时代的相对概念而

已。

从审视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多元民族的融合，多元文化的

整合，应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民族

冲突而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当我们翻检那个时代的史书，那些

为汗王、艾米尔歌功颂德的“武功记”，历历在目的是刀光剑影、

生灵涂炭和赤地千里，一幅幅恐怖、血腥的图景。其中最令人发

指的暴行是帖木儿大帝发明的“人头塔” 年攻占伊斯法罕

万名和平居民斩首，把他们的头颅堆

积成金字塔。

的那天，他命令军士斩 座金

年在镇压巴格达人民反抗后，在过古尔邦节

万人首级，用人的头颅砌了

年布哈拉艾米尔穆罕默

字塔。史书记载，在辽阔的帖木耳帝国中有无数这样的人头

塔①。人头塔对于被征服者有极度的震慑力，故此自帖木耳以

后，堆砌此塔之风在中南亚蔓延。

德

的人头塔。时过

拉希姆在远伐吉萨尔时，把俘虏全部砍头，堆成一座巨大

年后苏联学者调查发现，关于这座人头塔的

恐怖图景仍遗存在当地居民记忆之中②。

这是宗教传承的胜境，这里的伊斯兰教绚丽多彩

前文我们已谈及丝绸之路，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丝绸之路

的内涵在于它所体现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其中最瞩目的是由

西向东传播的宗教文化。源于古代波斯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和

源于印度的佛教，都是通过中南亚这个丝绸之路的枢纽向东传

播。其中有三个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一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

特别能兼容并蓄，在公元前后的近千年时期在中南亚产生最深

刻的影响；二是佛教传播时通过古希腊人在今阿富汗北部巴克

特里亚建立的大夏国，发展成一种希腊佛教（也有罗马因素）的

艺术，这个艺术之光还照亮了更远处；三是袄教、摩尼教，还有

部族的原始宗教在中南亚并存，和平共处，其间也有可能在这

① 第 页，莫斯科， 年。伊万诺夫：《中亚史纲》
同上。



还有一些被尊崇为“圣裔

艾哈迈多夫： 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 页，塔什干，

几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宗教之间，出现奇特的结合，例如在佛

教寺庙中设置袄教拜火祭坛，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伊斯兰教

的崛起，中南亚迅速伊斯兰化，其他宗教虽未完全绝迹，但伊

斯兰教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宗教地位却是越来越牢固。伊斯兰教

在中南亚落地，同历史上所有曾在中南亚传播的宗教一样受到

间乐园。比如，

欢迎，表明这是个宗教传承的胜境。当然，此胜境中并非都是人

年波斯“红头军”（克孜尔巴什）攻占卡尔希

后屠杀了城里的所有居民，儿童、老人、妇女也不得幸免。当时

穆罕默德后裔）的赛义德们躲藏在清

真寺内。可指挥什叶派红头军的巴布尔汗发令：“当圣战的勇士

用武力占领任何一个地方时，都要把这个地方的居民斩草除

根。这样做时是不分什么赛义德不赛义德的。”于是红头军的兵

士们冲进清真寺，把赛义德们的头一个一个割了下来①。透过

什叶派红头军滥杀“圣裔”的悲惨事件，可以看清“圣战”与宗教

斗争的本质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南亚大体上属于伊斯兰世界，但是它

只是这个宗教的传播、扩张区，与伊斯兰教的原发地阿拉伯半岛

相比，文化背景确有相当大的差异。伊斯兰教文化进入中南亚是

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中南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

造”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宝剑”和免纳人头税的硬软功夫下，

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了

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总不免把一些传

统的思想带进伊斯兰，形成有中南亚特色的伊斯兰教。我们可

以看到，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有着佛教、摩尼教的明显影响，

依禅的活动有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什叶派的观点具有摩尼教灵

感论和古伊朗其他宗教思想的烙印，摩尼教艺术很明显地继续

存在于伊斯兰细密画之中，伊斯兰清真寺的建筑有借鉴佛教寺

院的东西。伊斯兰在中南亚本土化，使自己在中南亚完全扎下

，

年



结论

根来，同时它又因此丰富多彩。中南亚特色的伊斯兰教不仅意

味着多元民族的融合，而且也体现了中南亚多元文化的绚丽多

彩

从地缘文化看，阿富汗的伊斯兰与其认同于西亚，毋宁认同

于中亚和被认为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事实上，在前伊斯兰

时代，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索格地亚那（阿姆河、锡尔河的“河

中”地区）、健陀罗（印度河流域）一带同为居鲁士波斯帝国、亚历

山大马其顿帝国、塞琉古国、安息国、萨珊国的东方边区。伊斯兰

化以来，它们则同是阿拉伯倭亚马朝、阿拔斯朝的东部行省。而

中南亚地区历史上最辉煌时期是贵霜帝国、帖木耳帝国和莫卧

儿帝国。贵霜帝国以富楼沙（今白沙瓦）为首都，据有中南亚，是

与当时中国东汉王朝、波斯安息王朝和罗马帝国并列的四大国

之一。帖木耳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他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四处征

伐，建立起北迄咸海、里海，南抵印度洋的印度和小亚细亚之间

的庞大帝国。他死后，其子定都赫拉特，即《明史》中的哈烈国。

世纪初，帖木耳帝国在北方乌兹别克人的打击下崩溃，帖木耳的

六世孙费尔干纳王巴布尔退往喀布尔，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转

战印度，建立由印度到阿富汗的大帝国。此后的乌兹别克布哈拉

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

世纪末，英俄在亚洲腹地展开激烈地

因此，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经常处于中南亚地

缘文化的枢纽，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

南亚地缘政治的枢纽。

争夺，在阿姆河一喷赤河一线划出一条森严的现代国界，划断了

其左右的政治文化联系，其副产品是阿富汗被边缘化。当

年苏军坦克跨越了这条国界时，固有的地缘文化联系随之就不

可阻挡地浮出水面。明了这一点，就不会对阿富汗内战强烈影响

到周边的安全稳定，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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